
一支“喂喂喂”足球队

“比赛到后半程挺崩溃
的，在场上想跑却不敢跑。”这
是扈国晨昱对于和广东二队
那场比赛最大的感受。

“盲人足球需要勇气和胆
量。”严义龙说，盲人足球比赛
为五人制，除守门员外，其余
选手视力伤残程度必须达到
B1级，即完全丧失视力。目
前，允许部分有微弱光感的盲
人参赛，因此所有参赛运动员
必须佩戴眼罩，以确保视觉上
的完全黑暗。

“戴上眼罩，真的是一丝
光感都没有了。”扈国晨昱形
容 这 是“ 最 热 闹 的 足 球
赛”——因为盲人足球比赛
中，特制的足球更沉，一滚动，
里面的响铃便会发出声音；球
员们戴着特制眼罩，嘴里不断
发出“喂喂喂”的声音，提醒彼
此避让；教练们会在场边发出
指令，让球员们听声辨位、组
织攻防。

“所以大家也说盲人足球
队是‘喂喂喂’足球队。”严义
龙是典型的“嘴硬心软”型教
练。最初训练时，他最在意的
不是技术动作，而是要“撬开”
队员们的嘴，让她们能大声喊
出“喂喂喂”。“你不喊，别人不

知道这里有人，撞上
来，大家就会

受伤。”

在这里，几乎每位运动员
都能讲出自己的受伤经历。

特制足球相对较重，她们
踢翻脚趾甲是常事。带球中，
有人鼻子被撞歪，有人肌肉拉
伤，还有额头、鼻子、眉骨，都成
为球员们最容易受伤的部位。

“戴上眼罩后，所有的信息全靠
耳朵听，大脑高度紧绷时，就很
容易慌乱。”36岁的何星萍是队
里年纪最大的球员。去年对战
广东二队时，她的梨状肌撕裂，
但硬是咬着牙带伤上场，直到
现在她都清晰地记得那种疼，

“这辈子从没这么痛过，路都走
不了。”

何星萍身上有股不放弃
的劲，尽管眼睛只有很微弱的
光感，但她已参加过田径、盲
人门球、游泳等多个项目。“我
想成为一直动着的人，做自己
想做的事，也让儿子觉得，我
就是一位普通的妈妈，和别的
妈妈没什么两样。”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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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训练结束后，扈国
晨昱的奶奶都会来接孙女回
家，祖孙俩手拉手走得很
慢。一路上，她会跟奶奶分
享踢足球的心得，“要胆子
大，和队友之间绝对信任，还
要有战术、有技术。”

奶奶听得很认真，她喜
欢听孙女讲述球队的训练和
朋友。

“开始踢球后，她变得开
朗多了，也多了很多朋友。”这
些年，爷爷奶奶在学校附近租
了房子，从扈国晨昱上幼儿园
起就开始陪读。对于这个一
直生活在黑暗中的孩子，家庭
倾注了更多关爱。“我们就想
她能自立，未来靠自己走得更
远。”奶奶说。

类似的话，袁汇相的爸
爸也讲过。在女儿因为害怕
球场上的冲撞而迟疑时，这
位父亲的鼓励朴素却有力，

“足球的知名度更高，练足球
有机会踢到40岁，能让你过
得有保障，也更有机会干出
一番事业。”

会这样说，是因为这样
的可能性，已在球队发生。

28岁的罗成勉是球队
教练，曾经也是盲人足球运
动员。2015年，第九届全国
残特奥会在成都举行。为
此，东道主四川成立了首支
盲人足球队，罗成勉不仅入
选，还是年纪最小的，那时大
家称他为小“C罗”。

那一年，那支年轻的球
队最终取得全国第7名的成
绩。之后，队员们各奔东
西。小“C罗”去了上海，也
去过新疆，最终回到四川，成
为盲人足球教练。

这些经历，让罗成勉知
道黑暗中奔跑所需要付出的
勇气和努力，为了能和队员
培养默契，他直接和一位男
队队员住在同一个宿舍。在
赛场上，他对球员说得最多
的一句话就是“相信我”。

——眼下，还有更多值
得相信的事正在发生。

这个夏天，在美加墨世
界杯席卷之下，空气中弥漫
着令人热血沸腾的气息。在
属于盲人球员的绿茵场上，
她们也会谈起自己喜欢的球
员，说起自己每天起床听比
赛结果后的心情。

不过，相对于其他人，足
球于她们的意义更加重大
——那是她们的热爱，也是
让她们被更多人看见的窗口。

“希望让大家看见我们
时，想到的不只是盲人按摩，
我们还能做很多事。”训练休
息间隙，这群大汗淋漓的盲
人足球运动员们坐在楼道里
谈起自己的期待，就这样一
直踢下去，做球员、做教练。

“如果以后有盲人女足
国家队，我一定要去试试。”
一片热闹中，袁汇相和扈国
晨昱不约而同地说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杜江茜 秦怡 李佳雨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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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那场比
赛已过去大半年，
四川盲人女子足
球队队员、15岁
的扈国晨昱终于
觉得自己在球场
上时，没有了被对
方球员压着打、不
敢动的恐惧。

“因为我们一
直练，练到不害怕
为止。”这位先天
视力障碍的女孩
会弹钢琴、弹琵
琶，但唯独谈起足
球时，语调会不自
觉地上扬。

——尽管，扈
国晨昱第一次参
加大赛的体验并
不好。

2025 年 12
月，全国第十二届
残疾人运动会暨
第九届特殊奥林
匹克运动会（以下
简称残特奥会）举
行，首次设立女子
盲人足球项目。
四川盲人女子足
球队组建不到半
年，首战就迎战实
力强劲的广东二
队，终场比分定格
在1：7。

“我跟她们说
这很正常，比赛时
我们才训练了3个
月，体育是一个由
量变到质变的过
程。”2026年6月25
日，四川盲人足球
队教练严义龙满
头大汗地站在球
场上，他正带着队
员们为即将到来
的四川省第十一
届残疾人运动会
暨第六届特殊奥
林匹克运动会做
最后冲刺。“半年
来，大家每天清晨
6点半就起床训
练，除去上课、上
班的时间，每天要
练五六个小时。”

对于这些在
黑暗中奔跑的球
员而言，这道梦想
的球门，正为她们
在黑暗中撕开一
道口子，让她们看
见世界，也让世界
看见她们。

眼前黑暗，向外生长

在这些盲人足球运动员看来，运
动带给她们的不仅是一两场比赛的胜
利，而是向外生长的更多可能性。

20岁的袁汇相脸圆圆的，毕业于
成都市特殊教育学校，曾是盲人跳绳
运动员，最好成绩是在第十一届全国
残特奥会上，和搭档牟婉婷斩获盲人
女子双人速度跳绳金牌。

去年，为备战第十二届全国残特奥
会，四川正式组建了女子盲人足球队，
袁汇相凭借扎实的运动功底被选中。
自此，她的世界多了一片绿茵球场。

“与跳绳相比，足球赛场永远充
满变数。”最初，袁汇相对足球也是抗
拒的。在她的感受中，盲人足球全程

要通过听觉判断球速、距离和对手位
置，还需要在高速对抗中完成团队配
合，这与只需专注自身的跳绳运动相
比,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但足球有一种魔力，让你会深
深爱上。”扈国晨昱有着和袁汇相相
同的经历。半年前，她还是埋头苦练
速度跳绳的学生。去年，在仅仅训练
了两个月后，她就站上了自己的首场
全国性足球比赛赛场，最终因经验不
足被对手牢牢牵制，没能进球。

对此，严义龙会一遍遍告诉这些
年轻的球员们，绿茵场上，勇气、热爱
和技术，缺一不可。

但对于这些眼前一片黑暗的球
员们而言，踢球技巧的训练是艰难
的。一个射门动作，教练们会抬腿做
分解动作，从大腿、小腿到脚背，让球
员们逐一摸过，在反复训练中去感受
和体会，一个动作往往需要重复上千

遍，每位队员也学得无比认真。
当然，有比技巧训练更难的，是

信任。
一次拼抢中，扈国晨昱不慎将队

友贾宇轩撞哭。没想到，这场小插曲
反倒拉近了两人的距离。不打不相
识的两个女孩，如今不仅是场上的黄
金搭档，球场外更是常常结伴谈心，
有着说不完的话。

“既然已入队，就要坚持到底。”
袁汇相没想过退缩。高强度的训练，
让她落下腰肌劳损的伤病，身体的酸
痛时常影响带球跑动。摸着鼻子上
被足球砸中留下的浅浅伤痕，这个笑
容甜甜的女孩依然觉得那份害怕冲
撞的恐惧其实没有消失，但勇气已占
了上风。

因为袁汇相清楚地意识到，只有
日复一日地打磨球技，才能最大程度
规避冲撞，掌控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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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球吧！人生

严义龙（前）和队员们在一起。

▲训练结束
后，扈国晨
昱和奶奶一
起回家。

袁
汇
相
在
训
练
中
。


